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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登崛围山
□王景元

首登崛围山是去年国庆长假的最

后一天。

那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约好去太

原喝头脑。六点多就从榆次往太原赶，

一碗热乎的头脑下肚，浑身淌汗，精神倍

增。可转念一想，喝完就打道回府，总觉

得少了点什么。我转头问二哥：“就这么

回去？”话音刚落，姐夫接话道：“来了就

别急着走啊，咱们去崛围山看红叶去

吧！”我曾醉心于北京香山红叶的层林尽

染，也迷恋过南京栖霞山红叶的如火如

荼，那些漫山红遍的壮观、叶色交织的绚

烂，至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一听姐夫

说要去崛围山赏红叶，心里顿时泛起好

奇：同为秋日胜景，崛围山的红叶会是怎

样一番风情？是带着北方的苍劲，还是

藏着南方的灵秀？念头刚起，便已按捺

不住向往。

向崛围山出发。我只知道太原有

东山、西山和卧虎山，崛围山还是第一

次听说。于是我把“崛围山”三个字输

进了搜索框。

崛围山走进了我的视线，它位于

太原市西北 24 公里尖草坪区柴村镇呼

延村西，南北走向，海拔 1400 米左右。

南有青峰，北有飞云峰。二峰高峻挺

拔，夹一东西走向的深沟，隔沟对峙，

势如入山门户。从山顶俯视，四周群

山如涛似浪、宛转盘旋，像倒立的喇

叭，又如硕大的圆盘，崛围山之名由此

而来。

崛围山自古桦柏成林，尤以秋色优

美的红叶最为著名，居晋阳古八景之

首。据清道光《阳曲县志》记载，“暮秋

霜降，满山红叶尽成朱紫”。山坳中，灌

木杂草丛生。春夏翠色如流，山花盛

开。深秋来临，崛围山便换上了一身轻

纱般的红装，如云似霞。漫山遍野的黄

芦，每棵都披着一身火苗似的红叶，在

秋风中轻轻摇曳，发出飒飒的响声，像

极了燃烧得毕毕剥剥的火树，连它们脚

下的白茅草也被映得泛着一抹轻烟似

的红晕。往上看，像是有张轻舒漫卷的

红色地毯，从身边一直铺到山顶，把蓝

天白云衬托得愈发娇美；往下看，又像

是千顷起伏翻卷的红色波浪，从山下一

直向身边滚滚而来，仿佛要把人融化到

这红色的海洋里……到达山顶，站在亭

亭玉立的崛围山舍利塔下，极目远眺，

晋阳风光尽收眼底。著名思想家和学

者傅山就曾在一首诗中写道：“秋山题

不尽，霜叶可山红。”

崛围山到了，眼前呈现的是连绵不

绝的山峦，葱郁的植被如同一幅绿色的

织锦，从山脚至山顶，密密麻麻地覆盖

着，仿佛一床巨大的绿茵被铺陈开来。

满目皆是生机勃勃的翠绿，而那红叶尚

在秋的孕育之中，未露真容。我不禁期

盼着瞬间便能目睹漫山遍野的红叶盛

景。那次虽未睹红叶之美，但我却对崛

围山的红叶有了更深的期待与了解。

乙巳龙年盛夏，暑热难挨。妻子

说：“咱们找个山庄避暑去吧。”我脱口

而出：“那就去崛围山吧！既近又省钱

还凉爽。”

七月的崛围山像被酷暑遗忘的角

落，满眼的绿铺得又浓又匀，新抽的枝

芽带着嫩青，老叶的墨绿浸着油光，连

空气里都飘着草木的清新。山风穿林

而过，带着沁人的凉，裹着叶尖的露水，

直往衣领、袖口里钻，刚爬过一段坡的

燥热瞬间就散了。

坐在石阶上歇脚，远处隐隐传来溪

涧泉水的叮咚声，近处蝉鸣被风揉得碎

碎的。抬眼是遮天蔽日的绿，低头是石

缝里毛茸茸的青苔，连呼吸都变得清

润。不用刻意做什么，就这么被山风环

抱、被绿意裹着，浑身的筋骨都松了，浑

身的燥热、心头的忧伤，早被这满山的

凉和静悄悄抚平了。我不由得吟了一

首《登崛围山》：

崛围风送暑气消，

远眺并州换新娇。

愿借青山长作证，

龙城明日更迢迢。

妻子随口来了一首打油诗《崛围望

太原》：

崛围山上风凉凉，

低头细看太原样。

高楼拔地比山高，

马路宽得能跑轿。

旧日模样找不着，

如今满眼新景象。

日子越过越红火，

咱太原，真叫棒！

妻子带着太原莲花落的韵律朗诵

着，实在是好听。我搀扶起坐在台阶上

意犹未尽的妻子，沿着下山的路慢慢走

着，霞光把我俩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

又轻轻踩在脚下。风里的草木气淡了

些，混进点山脚下泥土的芳香。

回头再望崛围山，巍巍的大山浸在

粉橘色的光里，那些浓得化不开的绿，

此刻都蒙了一层柔和的霞光，像被晚霞

吻过的婴儿脸颊，透着健康的粉，连岩

石的棱角都变得柔和了。山尖的轮廓

在暮色里微微颤抖，仿佛怕惊扰了这份

嫩，连晚风都放轻了脚步，只敢贴着树

梢悄悄溜过。

直到霞光褪成淡紫，山影融进暮

色，我们才转过身，跟着脚步轻轻地晃

着，心里头反复盘算着，“等到秋天漫山

遍野的叶子都染成那醉人的红色时，我

非得来看看你的。”想象着那会儿，阳光

透过层层叠叠的红叶洒下来，在地上织

出一片又一片斑驳的光影，像成群结队

的花蝴蝶在翩翩起舞，踩在落满红叶的

台阶上，大概会发出沙沙的轻响，或许

还有微凉的秋风拂过，卷起几片红叶在

空中打着旋儿，那景致该有多动人。一

想到这些，就觉得满心期待，仿佛已经

站在了那片火红的山坳里，连呼吸都带

着几分甜意，今年的红叶，无论如何都

不能错过。

暑期学校放了假，办公室里只剩我

一人。泡上一杯柠檬红茶，咬了口绿豆

酥——听说喝茶配点心才地道。既是

茶点，便该慢慢品味，方不负这难得的

清闲。

窗外细雨飘落，北方的空气难得几

分湿润。平日的喧嚣悄然隐退，鸟鸣也

稀疏零落。高贵的海棠花枝静默，显出

几分孤寂；核桃树冠凝然不动，一丝风

也无。树荫下，踱过一只黑猫；前面草

丛里，隐约有几只斑鸠在觅食。

心头往日的躁动消散，变得格外安

宁。悠然间，封存于记忆深处的熟悉感

悄然涌上。

也是这样的雨天，儿时的我总爱趴

在窗边，心头最记挂的便是前院三爷家

的房子。三爷祖上富裕，家中高墙大

瓦，但到三爷住着的时候，屋子已然倾

颓破败，唯有房檐下养着的一群鸽子还

扑棱着些许生气。那高墙大院，曾是我

们几个小伙伴攀爬摘枣的“乐园”。因

此每逢雨天，我便忧心忡忡：雨水不断

冲刷、浸透土墙，会不会“轰”一声塌下

来？墙塌了会不会露出里面的木梁立

柱？以后是不是不能和小伙伴们在墙

头上“飞檐走壁”了？

墙没塌，有一天地却陷了。接连数

日的大雨过后，三爷家院子正中塌陷下

去，露出一个巨大的洞口，深不见底。

随后听说那是地道，当年曹张村人躲避

日寇时挖的，连着附近几个村子。

小学毕业那年，我家院子里忽然出

现了一只白色的鸽子，扑棱棱地飞不起

来。我捉住一看，是翅膀受了伤。它羽

毛洁白、眼神怯怯，想必是从三爷家残

破的老墙顶上掉落的。我给它搭了个

简易窝棚，每天喂些玉米粒和小虫，它

和我渐渐熟络起来。过了两个月，白鸽

伤好了许多，可仍飞不高。因要升学，

我只好精心挑选了一户人家把它送

走。后来这只从老墙跌落的鸽子，或许

终究眷恋旧巢，抑或命运坎坷，听说送

出去不久就没了音信。

岁月沧桑，人已过天命之年。没想

到这些平日模糊的细节，此刻竟鲜活重

现。感谢这份宁静，让我得以短暂地重

回童年。

来源：《山西日报》

□刘斌

时光重现


